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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访谈《青春的方向》

========总片花========

2000 年，15 名河北保定学院毕业生踏上西行的列车，

几经辗转，来到且末任教，在讲台上一站就是 24 年。

辛忠起：我们一直是努力地教学。应该是在中考的时候，

我们那批老师，当时 7 个班有 6 个班是我们保定学院毕业的

这些学生，那次教学成绩应该创造了且末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24 年来，一批批孩子在他们的教导下茁壮成长。他们则

像一棵棵红柳，扎根西部，为广袤的土地带去无尽的生命力。

赛买提江：我的那批老师，河北保定学院的像辛忠起老

师、李桂芝老师他们用在我身上的一些方法，其实我也是用

在我的学生身上。

从扎根到带动，15 个人犹如 15 粒种子，在沙漠里播撒

新的希望。这份坚守改变了且末。

侯朝茹：因为对于 20 多岁的年轻人而言，诗和远方是一

种美好的向往。青春无悔，选择无悔。

今年 8 月，又有一批保定学院应届毕业生背起行囊，奔

赴西部、扎根西部。

刘校辰：接过接力棒，继续建设我们的祖国。我既然选

择来了，我一定要在这里做出点什么。为这里做出了贡献，

我才会有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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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奔腾向前，青春一脉相承。这两代人为何选择同样

的人生方向，青春答卷里藏着怎样动人的故事？请听新闻访

谈《青春的方向》。

记者曹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访谈《青

春的方向》，我是记者曹力。我现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

末县第一中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保定学院 2000 届毕业生、

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忠起、侯朝茹，以及保定学院 2024

届毕业生、且末县第二中学教师刘校辰、吴佼，还有一位辛

忠起老师的学生、且末县第六小学副校长塞买提江-斯迪克，

欢迎大家。

我们现在是在一间复原的老教室里，且末县将很多珍贵

的图文资料集中进行陈列，宣传介绍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

生群体的事迹。想先问问辛忠起老师，2000 年，你们来的时

候，当时的教室就是这样吗，复原得像不像呢？

辛忠起：还是挺像的。木头桌椅、门窗，这个墙被炉子

熏黑的这种感觉，这个灯泡、铁皮炉子……好像地面没这么

好，（当时）地面坑坑洼洼的，凳子也没这么方正。

记者曹力：我们看到这个教室里还有炉子，就是冬天还

是要生火，是吗？

辛忠起：那时候我们就烧胡杨木，那时候全部劈柴。因

为都是土，还要从那水沟里大家拿那种铁皮桶都要浇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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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感觉好正常，当时我就觉着打水、劈柴、帮学生勤工俭学，

那时候都感觉可快乐了，一点不苦。

记者曹力：侯朝茹老师呢？刚来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地

方不太适应？

侯朝茹：确实生活上你说这个地方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生活条件包括我们吃的、我们住的，和我们老家自己家里的

生活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有。气候上也有，天气干燥，

我们一来没几天就鼻子流血，嘴唇顺着唇纹它就裂开了，渗

出血珠来了。但是你该上课得上课呀，这些像老教师教给我

们，你在这个嘴唇上那时候擦上一点炒菜的瓜子油，起到润

湿的作用，也慢慢地缓解。那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过周末，那

么大的校园空荡的，就我们几个人在宿舍里面，其实没有事

情可干的时候思绪就乱飞。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你很多

的情绪，没有一个及时的可以倾诉的对象的时候，其实心里

面是蛮不舒服的。

记者曹力：就是除了生活上之外，还有心理上面临的孤

独、寂寞，恐怕也是一种考验。当时和家里怎么联系，是打

电话还是写信？

辛忠起：我们学校值班室有一部固定电话，来了以后第

一个节日是八月十五嘛，就想给家里打电话，听一下他们的

声音。但是你打过去，家里没有安电话，当时家里有部电话

了不得。后来我听说邻居有电话，就把邻居那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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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来，然后就给他打，打了以后邻居再叫我爸妈过去。但

是即使这种联系方式有了以后，电话节日的时候它还占线，

特别不方便和家里通话。另外有的人写信，写信可能半个月

到一个月才能收到，后面也不想写信了。到过年，就是有的

人攒了可能 1000 来块钱想回家。我们就没考虑回家，我、

朱英豪、侯朝茹、李桂芝，我们几个就没回，其他人就回去

了。我们没回去，那肯定想家，但是侯朝茹给我做饭，带着

我们出去玩，买好多吃的。他们说冬天好像没菜，我们挖菜

窖，什么买白菜、买茄子、晾豆角干，弄一堆，还挺能折腾

的，每天很充实。

记者曹力：从河北保定到新疆且末，2000 年的时候，应

该说往返两地的交通还很不方便，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教

书？

侯朝茹：当时且末县的工资比咱们河北省同等情况下要

高出了几乎是一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更重要的

原因是我个人的性格决定的，可能我的性格，这种个性之中

独立性、自主性比较强，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能够我自己

决定我到哪里去工作，到哪里去生活，那我不愿意等着被安

排。像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村人，对新疆听过是听过，但

就知道这个地方一是远，第二是穷。所以在我们签了就业协

议决定要到且末来任教的时候，我爹和我娘当时就极力反对，

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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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曹力：可能且末这个地方都还是第一次听说。

侯朝茹：他们别说对且末，只知道新疆，但到底有多大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不清楚。我就想，新疆且末县这个地

方，段校长（且末县第二中学时任校长段军）告诉我们在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县城里，这地方再落后是县城，县城

总比农村的生活条件各方面要好得多。我大学毕业时都 23

岁了，我是成年人，我到且末来在学校里当老师，我要面对

的初中生就是十一、十二岁的小孩。我说，无论多么艰苦，

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孩就能很好地生活，我是二十多岁的成年

人，我有什么坚持不了的呢，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呢？我

也是用这样的话说服了我父母。

记者曹力：当时实际上是不愁找工作，在家里是能找到

工作？

侯朝茹：对对对。我们是双向选择的，是有工作的。

记者曹力：但是还是决定要来新疆。在访谈之前，我们

也采访到了当时送你们这一行过来的保定学院带队老师刘

世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回忆。

【出录音】当时保定到库尔勒没有直通火车，我就需要

得提前两天去西安，跟他们在那儿汇合才能出发。就这么一

路走，走了 50 多个小时，这应该是到第三天了，晚上到的

库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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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凌晨一大早我们就起来了，就坐汽车。开始有点

绿色，过了轮台一走奔塔中，老是这个沙漠公路，进了沙漠

了，几个小时全是沙漠，大家都傻了眼了。有个牌子写着“征

战死亡之海”，这边是“只有荒凉的沙漠”，那边是“没有

荒凉的人生”。还是这个路，到了民丰，我们住的小宾馆，

好像我觉得就在沙漠边上，印象当中一开窗户一看全是沙子，

外边刮沙尘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睡着的，反正就是说

嘴里边都是那种咯吱咯吱的劲儿。

县里边的副书记 50 公里出去接我们，到了且末，县长接

待我们，特别热情，弄了只拴着红绸子的烤全羊接待这帮孩

子。到了二中，（挂着）“热烈欢迎河北大学生”的条幅，

红色条幅，然后老师们排成队在路边站着迎接。哎呀，一下

我就觉得，心里面暖乎乎的。后来他们段校长跟我说，我们

老师、同学们从车尔臣河里打上水来，泼了一天的地。要不

然你们来，一脚下去，那皮鞋都看不见鞋帮了，“噗”就进

去了，全是土。

我就记得待了没两天，该回去了。他们几个，这十几个

人就站在学校门口送我们。我们大巴车往回走的时候，他们

给我们挥手，“老师慢点，你放心，我们在这一定会挺好的。”

哎哟我这眼泪有点受不了了，我在想什么呢，我想家了，我

几天就回去了，他们想家他怎么回去，他们比我还小，你

说……【音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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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曹力：刘世斌老师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激动，他

走的时候是掉了眼泪。侯老师，在送刘老师们走的时候，你

们哭了没有？

侯朝茹：眼泪是在眼眶里打转，其实王老师、刘老师他

们把我们护送到这里，就特别像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到很远的

地方上学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那个场景。如果孩子在

这里泪流满面的话，家长怎么能走得安心？所以我们 15 个

人不约而同，一定不会在刘老师和王老师面前流泪，让他们

回去安心、放心。

记者曹力：侯老师，我们知道，就是你们刚到且末的那

几年，自然环境还比较恶劣，每年沙尘天气比较多，据说当

时一场风就能“刮”跑好几个老师。那大家是不是也经历过

离别，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的老师离开了且末？

侯朝茹：在（20）02 年的秋冬之交的时候，我们带的第

一届学生已经升入三年级了，那位老师因为她个人的原因、

家里面的因素她必须要离开。她当时是初三那个班的班主任，

学校也就是允许了，其实同意了她的辞职，这个信息没有跟

班里面的同学讲。她要从且末县坐汽车到库尔勒，再乘火车

回河北去。我们去车站送她的时候，话不多，谁也不说话，

那个时候整个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很沉重。她已经上了汽

车，车还没有到点没走的时候，她班里面学生，列着队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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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里面步行到了汽车站送老师。她班里的学生特别特别懂事，

没有一个孩子说老师你别走了，我们舍不得你。那些孩子都

跟老师接触了两年多的时间了，而且又是初三了，来年他们

要中考的，孩子从内心、从情感上舍不得老师走。那司机就

知道那是学生，就跟那位老师问了，你要下去给学生告个别

吗，老师说不用了，就把她座位旁边车窗小窗帘一拉，车就

启动离开汽车站。那一刻，学生全哭了，一边哭一边给老师

挥手，“老师再见，老师一路平安”，大声地哭。

我们站在那学生旁边，对于我们而言也触动很大，心里

面也特别难受。当后来情绪稍微地缓一缓之后，学生知道我

们是一起来的老师，就问，说“我们老师走了，你们会不会

走？”这个问题，有学生问过我，也有学生问过辛忠起，问

过桂芝，都问过。我很坚定地跟学生说，我说我不会走，我

陪着你们长大，我教你们。这也是我对我自己，我自己当年

选择到西部教书这个选择的一种坚定的承诺。

记者曹力：而这个承诺是需要用青春，现在看是用职业

生涯来履行、来兑现的。那生活中，对远在故乡的父母，就

会因为距离遥远没有办法照顾到，会不会觉着亏欠父母？

辛忠起：你看我觉得亏欠我父母，父母还觉得亏欠我。

我跟我爸单独两个人聊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为啥会选择走

这么远，就是看到家里条件不好，然后给家里减轻负担。现

在家里条件也好了，你要买车什么的，我这手里有钱给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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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绝对不要，绝对不要。我确实给家庭减轻负担了，没

要房、没要地。但是父母觉得我养你就应该给你盖房、娶媳

妇，我一直觉着亏欠他们，结果那天跟我爸沟通，他们老觉

得亏欠我，走这么远，他们又看我得皮肤病，每次回去一看

我脱了衣服，哎呀，那地方这么苦，他们就也掉眼泪，就那

么个过程。

侯朝茹：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提及、但是必须要面临的一

个现实。对于我们 70 后的这些人来说，其实是我们自己心

里过不去这个坎。

辛忠起：今年打击挺大的，今年身边的亲人去世好多。

有妈在就有家嘛，以前是妈没在了，今年过年爸不在了。今

年暑假我又回去了，一到放假我就习惯性地抢票。抢上了，

抢上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要回家，我媳妇当时就说，你爸妈又

没在，你回家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感觉一到暑

假就应该回家，成惯性了。后来回家在村里坐着，那村里有

的人开玩笑说，你还回家干啥，你爸妈又不在。我说我也不

知道，我就感觉这应该是家，这可能是一种惯性，可能觉得

那个地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不知道为啥就回家了。

记者曹力：今年秋季开学季，保定学院又有 2024 届的

11 名毕业生接续扛起了“到西部教书去”的大旗，来到且末

任教。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刘校辰、吴佼就是新入职教师

代表。校辰和吴佼都是来自于海滨城市，校辰是河北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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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吴佼来自辽宁大连。从海边到沙漠，几乎横跨了祖国大

地。两位来且末工作当时怎么考虑的？

刘校辰：我是其实当时面试的时候我撒了一个小小的谎。

当时面试的时候陈老师问我，你要到新疆的话，你家里同意

吗？我说同意，但实际上当时（家里）还不知道，我是后来

面试成功以后我跟家里人说的。当时家里边就问我，就是说

你想好没有，我说我想好了，我想了不下一百遍了，我想好

了。然后家里说，那你就去吧，我家里边也是比较支持我。

临行之前，我父亲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到那边好好干，

怕吃苦、想挣钱就不要去。

记者曹力：这个就是家里唯一的一个要求。吴佼呢？

吴佼：我妈她其实不太同意，但是我也跟她（心理）建

设过很久很久了。大三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想去新疆。

这个事，我姐和我爸，尤其是我爸其实还挺支持的，他感觉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光荣的事儿。咱们能干好这个事儿，能为

新疆、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话，那真的是他骄傲一辈子。我妈

也是像侯老师的爸妈一样，就是说这个地方又远，然后也比

较穷，她就是很不同意。

我来了之后到库尔勒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没有办法回她

消息，但是她发了几条语音说我。后面我也跟她讲，我说这

边人家条件也是很好的，和内地没有很大的差别。我说我在

这边您放心也不会丢，我还有这么多同学、有这么多学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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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有这么多前辈，这什么都不是事儿。再一个东北人我们

都比较闯荡，出来就大大方方的。

【出音频，且末县第一中学校歌】

金秋胡杨是生命的礼赞

坚韧的红柳书写青春的诗篇

挑灯夜战照亮了希望的校园

一中的学子

为梦扬帆......【拉低压混】

记者曹力：大家刚才听到的是且末县第一中学的校歌，

唱歌的孩子都是侯朝茹老师新一届的高一学生。侯老师、辛

老师，我还想知道，您二位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有没有算

过教过多少学生？

侯朝茹：其实这个届次真没有详细算过，我从 2007 年开

始接手高一，三年一届、三年一届，我教过的学生，教到他

们毕业的可能就是将近 2000 人了。

记者曹力：辛老师呢，有多少人或者多少届您算过吗？

辛忠起：（教了）有 15 届毕业生，我是最多的。我就那

天专门罗列，从 03 第一届、06 第二届，03 是中考，06 是高

考。后面就开始了，基本上都是（带）高考（班），06、07、

08、09、10、12、13，到现在一直带高三。我数了有 15 年，

15 年都带毕业班，他们谁带毕业班也不如我多。有的人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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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会带 15 届，15 乘以 3 是 45 年，就是你工作 45 年才能

带 15 届毕业生，所以我觉得我带毕业班没人超越。我还有

10 年的话，我就这么循环带，我还带 3 届，我会带 18 届。

就是保守的话，我退休之前会带 18 届毕业生。

记者曹力：工作中的哪件事儿让您感到很骄傲或者印象

比较深的？

辛忠起：我们一直是努力地教学。我们第一年实习，当

时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们班的语文是第一名，然后其他科也

都第一。我们初一初二的教学成绩比较突出，赶到初三的时

候准备换掉我们，就是按照惯例是要换掉（年轻教师）的。

但后来当（教育局）局长的叫廉春喜，他说我赌一把，我看

你们这批老师还是比较优秀的，就把我们这批老师没有换，

就是我们原班人马从初一带到初三。前一年的中考考到库尔

勒重点学校（的学生），是考了 4 个，当时我们这两个班考

上了 57 个，由 4 到 57 的变化，从数量来说应该是让且末的

孩子走进了这个城市。当时 7 个班，6 个班是我们保定学院

毕业的这些学生（执教），教学成绩应该创造了且末历史上

的最好成绩，后来我们就拔到高中了。

曹力：所以当时来的这 15 位，现在也都是教学中的中坚

力量。

辛忠起：你看我给你说一下，初中的荀轶娜是英语方面

的专家，刘庆霞语文教研组长，高中这边你看侯朝茹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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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长，然后丁建新是物理教研组长，周正国是化学教研

组长，朱英豪现在是语文教研组长，然后李桂芝是实验班的

金牌班主任。会发现这些人无论从育人方面，还是管理、工

作尽职尽责方面，还是自己的教学成绩方面，横向对比的话，

你还真的在那个领域里，找不到超过他的人。

记者曹力：我这里有来自且末县第一中学提供的一组数

字。24 年来，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每一名老师铭记嘱托，

传授文化知识，创新教学方法，播散团结“种子”，帮助 9000

多名孩子圆满完成学业，其中 500 多人考入知名学府，3300

多名学生回到家乡，与他们一起并肩建设边疆。说到这里，

就要问一下赛买提江校长，您是辛忠起老师带过的第一届高

中毕业生，有哪些收获呢？

赛买提江：当时是我在上高二的那年，当时我也是特别

的顽皮，就特别喜欢打球，不爱学习，不爱写作业，有这么

个情况，导致我这个成绩不好。有一次考试，我成绩不是特

别的好，回到家以后我的父母也是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然

后我就有了一个辍学的念头，就在想我成绩又不好，可能大

学也考不上，就白浪费时间，还不如趁早学门技艺或者说学

个开车什么的，我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回到学校以后，

我也是在早读课时，就背上书包收拾东西准备走。辛老师把

我追上，引导我，和我谈心谈话，谈了一上午。我也是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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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引导以后，后面也是想通了，再次回到了学校，一直到

高三毕业考上大学，然后如愿地成为了人民教师。

咱们 2000 届的这批老师到了且末以后，我是他的第一届

的学生，从我开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有一

个更好的出路。我们有现在这些成就，咱们这些老师是功不

可没的。我目前在学校是分管的学校的德育工作和后勤保障

工作，同时还带了六年级两个班的体育课，上班以来一直也

是在任课。在上学的过程中，我的那批老师，河北保定学院

的像辛忠起老师、李桂芝老师他们用在我身上的一些方法，

其实我也是用在我的学生身上。我是从老师身上学会了这一

点，发现咱们现在这个孩子亮点，从他的优点说起，去鼓励

孩子，让他不断地去进步。

记者曹力：辛老师，赛买提江校长讲的这件事情，您还

记得吗？

辛忠起：这个事是赛买提江勾起我回忆，我们感觉很平

常。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思想教育，道的教育要胜于术的教育。

我现在经常给我的学生说，我们且末人上学最起码的途径就

是走出这片沙漠去学习，再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上

学。我说我那时候走出那片大山，你们走出这一片大漠，出

去看到外面的这精彩的世界，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去建设自

己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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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曹力：我觉着这实际上是我们教育理念的一种变化。

就是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个人的命运，更是要改变家

乡。我们看这组数字，可能考上名校的学生毕竟还是少数，

更多学生是普通的高校，或者是且末的一名普通劳动者。但

他们现在也都是自己家庭的顶梁柱，在为社会发光发热。

侯朝茹：从我们做老师的角度上讲，很多孩子能够自己

在自己的工作中，哪怕他是一个农民，他是搞个体的，他自

己的工作，他踏踏实实地去做，很努力地生活。他通过自己

的劳动，不仅仅是对他的家庭带来幸福，而且他自己的劳动

也会一点一滴地，对于社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

学生其实令我们感到蛮欣慰的。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为且末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做了贡献，那就是

对我们新疆的发展做的贡献，其实就是对整个国家的进步，

他在尽着自己微薄的力量。

【出音频】

2014 年 4 月 8 日，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给

总书记写信，信中说“一个人的选择只有契合时代要求、符

合人民需要，才会有意义有价值。西部需要我们这样的普通

劳动者，我们愿像一棵棵红柳、一株株格桑花一样，扎根西

部、坚韧不拔、甘于吃苦、平实做人，为广袤的土地带去无

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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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

回信中强调，“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

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好儿女志在四

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

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感召下，且末县先后迎来了

全国各地的上千名优秀青年，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忠诚践行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的青春誓言，将青春

之花绽放在且末、绽放在边疆、绽放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在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精彩的青春答卷。【音频止】

记者曹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访谈《青春的方向》。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现在的且末，和辛老师、

侯老师他们刚来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我们来到且末之后发现，

县城的街道宽阔，绿化很好，城乡公路四通八达。学校里，

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一应俱全，生活、教学条件已经和

内地的县城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了。

前两天，辛忠起老师带着几位刚入职的老师去了沙漠，

这是这一批新入职的老师第一次见到沙漠。校辰，吴佼，我

想问一下二位都去了哪些地方，第一次看到沙漠是什么样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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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校辰：那天去了沙漠里面，去了纪念碑，治沙站。当

时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周围有沙子上面就是有一点点绿色，

我以为那是沙漠。但是直到到了纪念碑登上去以后，往东边

一看，那才是真正的沙漠。我就是感觉很震撼，因为那天开

车开了得有好几十公里，我想真的就是说这是靠一代一代人

建设起来的。咱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这么建设自己的家园，

且末人建设自己的家园，我们来这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感觉也很骄傲。

吴佼：其实我感觉，虽然我在海边长大，但是看到沙漠

它是很亲近的，我有点不由自主的就想往里跑，而且这边的

沙子特别细软，感觉会很舒服，而且它也不脏。我们去爬沙

山，裤子其实都沾了很多沙子，但是你一拍完，它不脏，一

点也不脏，就是感觉沙子它还是很包容的。

记者曹力：辛老师，您既是师哥也是前辈，怎么看待这

一批 00 后的选择？

辛忠起：他们这种选择应该是有准备的来了。我们只是

选择要到远方去，选择远方是一种必然，但是选择且末是一

种偶然。而他们是通过（大学）四年看着我们的故事，应该

是有备而来的，所以他们的心理准备比我们更加充足一点。

记者曹力：侯老师，您看现在他们的这批到来，和你们

那一批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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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朝茹：其实不一样的地方蛮多的。我们来且末的时候，

对于且末了解的不多，可能我们有一个最单纯的想法，想走

出去。但是你们不一样，在今天的信息如此地丰富的情况之

下，来且末之前你们一定有很多种途径，也了解了且末，了

解了新疆。如果说我们当年是无知而无畏的话，那么在你们

的身上就是有知而无畏。这 11 位学弟学妹们，你们和你们

教的学生，无论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同样都是一个 00 后

新时代的人，这是你们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说，有你们的加

入，我是蛮感到欣慰的，而且我也相信你们在这里，会遇见

更棒的自己。

记者曹力：校辰、吴佼，来到且末，打算要扎根且末，

有没有为自己设置一个目标？

刘校辰：在我心里面，我非常尊敬各位前辈们，你们是

拓荒者。我们是从你们手里接过接力棒，我们来继续建设我

们的祖国。这个地方我既然选择来了，我就一定要在这里做

出点什么。

吴佼：对于侯老师他说“我们不会走”，这句话真的是

感触特别深。在这儿上班的困难，尤其是自己现在也体会到

了，真的是很敬佩。我们也不说长期大目标，我想的也是可

能我目前只能想到 5 年后的自己，应该是能力有所提升，也

可以适应这里环境、学生、教学，可能会职称有所提升，或

者是自己这个课程会变得更有趣一点，能让学生更能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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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还有自己也带出来了一届学生了，希望不要发生跑偏

的情况。

记者曹力：辛老师，侯老师，这一批新入职的老师其实

都是听着你们的故事成长起来的。您二位怎么理解总书记的

回信对青年人人生选择的影响？

辛忠起：习总书记回这封信，他的用意是很深的。回信

是给保定学院回的，但是他激励的是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青

年人，希望更多的青年人像你们一样能够扎根边疆，奉献青

春，到祖国需要的地方，这是这封信的意义。希望更多的迷

茫中的青年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的事迹是平凡的，但

是我们这种选择，我们这种奉献，我们就一直去干一件普通

的事的这种事，应该是向青年人宣扬的。且末就是沙漠，这

个地方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毛之地，并不是每个人都敢来，

他们来就很勇敢。我的双脚站在这片土地上，然后红柳就是

我们的一个方向，我们可能就是像红柳一样一辈子就这么生

活。红柳是普通的植物，我们是普通人，普普通通的教书匠。

平凡当中你干一辈子，普通人不就伟大了吗？就像红柳，一

棵不行，一棵红柳没有价值，整个红柳连在一起就会防风固

沙，就会起到价值。

侯朝茹：其实这两代人的奔赴，我觉得有很多相同的地

方，我们都选择了祖国的西部，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

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国家青年人，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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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国的青年身上的这种热血、这种担当，在不同年龄段人

生的一种体现。很欣慰，在且末的基础教育事业上，不断地

有青年人接过接力棒。由且末放至整个巴州、整个新疆、咱

们全国，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接过接力

棒，继续前行。

记者曹力：非常感谢四位老师。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

保定学院西部毕业生群体有了新的力量加入，不同时代的年

轻人选择了同样的方向，那就是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

紧密结合起来，将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需要的地方。保定学

院 2000 届毕业生李桂芝老师有一首诗，不仅仅是保定学院

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更是对许许多多参与西部支教的年轻

人的生动写照。就让我们在这首诗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一同

记住这些扎根祖国边疆、已经或者将要将青春献给祖国西部

的年轻人。

【出音频】

车尔臣河的水、塔克拉玛干的沙记得

那一年，为了妈妈的强大

我们奔向遥远的老阿那（维吾尔语，意为妈妈）

小小的红柳，

种在了我们新的家

昆仑山冰雪融化

那咆哮的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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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害怕

却让我们把根深深地扎下……

【拉低压混】

我是侯朝茹，河北保定学院 00 届历史系毕业生，现在在

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工作。

我是李桂芝，保定学院 2000 届毕业生，现在在且末县第

一中学任教。

我是陈荣明，是保定学院 2000 届物理系毕业生，在且末

县第二中学任教。

我叫王伟江，保定学院 2000 年毕业生，现在在且末县第

一中学工作。

我是保定学院 2000 届中文系毕业生辛忠起，现在是且末

县第一中学的语文老师。

我是卢泽伟，保定学院 2024 届应用数学专业的毕业生，

现在是在且末县第一中学担任高一的数学老师。

我叫黄小凤，是保定学院 2024 届音乐舞蹈学院的毕业生，

在且末二中担任音乐教师。

我叫吴佼，我是保定学院 2024 届文物与博物馆学院历史

学毕业生，现在在且末二中任教。

我叫刘校辰，是保定学院 2024 届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

现在在且末县第二中学担任初中物理老师。

合：且末，我们来了！


